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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地貓

記錄書寫+行為攝影+繪圖
作品+詩句詮釋，作者劉克襄
旅居香港、於嶺南大學擔任駐
校作家時，意外撞見一處貓之
國度。那是他尋覓多年的理想
觀察定點，於是他日日巡查三
回，以動物行為學的角度，記
錄了數十隻虎地貓的日常和互
動。本書有別於坊間充斥的療
癒系貓書，作者凝望的不是一
隻街貓某時某刻的萌樣，而是
街貓們的現實處境和網絡關
係。

作者：劉克襄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黃永玉給孩子的動物寓言

「動物比人好，動物不打孩
子，人常常打孩子。」黃永玉
這樣宣稱。《給孩子的動物寓
言》以動物切入，為孩子介紹
寓言。內容摘自黃永玉《永玉
六記》中有關動物的插圖與短
句，畫面充滿童趣，而根據動
物特徵寫成的短句或故事，既
寫動物性，也借喻人性，或諷
刺或調侃，有時引經據典，有
時簡單直接，可以引人發噱，
也可以令人深思。

作者：黃永玉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流年物語

《金山》《唐山大地震》原
著作者張翎，暌違三年全新長
篇小說。全力千里迢迢來到巴
黎，將一隻卡地亞戒指扔進塞
納河中，河水見證了她的痛
楚。當初滿不情願卻被父母拽
進成人世界裡的小女孩，在無
知懵懂中，嫁給了長久受恩於
父親的男子。回過頭看，她竟
重蹈了母親的宿命。張翎以嶄
新的結構形式，書寫一部近六
十年的家族故事，揭露三代人

物過去不為人知的苦楚。書中故事從一九五○年代寫到
當代，裡面有生離死別，有家國變遷。流年如逝水，小
城裡的故事背後，有共同的時代命運，張翎認為是貧窮
的無情捉弄。貧窮是這個時代的標誌，造就了恐懼，背
離了家鄉，貧窮拖巨大到沒有盡頭的影子，覆蓋這家
人，影響了好幾代的命運。在窮得連名字都懶得取的年
代裡，這是部惜物、憐物與失物之書。「眼開則花開，
眼閉則花寂」，力臻物我合一的美學手段，張翎透過物
件移情，書寫時代記憶。每項物件都帶疼痛，見證家
族眾人在紛亂世道中的劫難。

作者：張翎
出版：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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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新春，一陣沖天的火光劃破了沉默的
夜色，香港的鬧區旺角發生了近五十年以來的最嚴
重暴亂，多名暴徒攻擊警察，甚至在街道公然毀壞
公物、縱火。
二零一四年的「非法佔中」埋下的種子，在那夜

結出了惡果。香港，似乎就這麼被分成了兩個世
界：「暴亂前」與「暴亂後」，然而不少深黃媒體
及團體，卻依然顛倒黑白，公然企圖一而再再而三
為暴徒「洗白」。旺角暴亂絕不是偶發和孤立的事
件。是社會對佔中違法行為的容忍，家長對政治走
進校園的漠視，市民對社會極端抗議行為的沉默，
累積造就了旺角無法無天的黑暗暴力。
現在，一本名為《血色旺角前世今生》的新著，

希望從一種更為全面和理性的視角，重新審視那場
暴亂背後的根源，以及那場暴亂將會以何種姿態，
左右香港社會未來的走向。而當中的八位作家，也
來到香港書展，就旺角暴亂後的社會議題展開對
話、與觀眾討論。
「『非法佔中』是上半身爭取民主，下半身被港

獨綁架，在旺角血光之夜後，就變得愈來愈清
楚。」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在本書中如此評價
道。
暴亂發生後，某些「深黃」團體及媒體，依然選

擇「掩耳盜鈴」、「護短」到底：泛民主派不敢出
言譴責、甚至噤若寒蟬；宣揚「港獨」的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在其文章中將暴徒攻擊警察的
「磚頭」，讚為「更正扭曲秩序的抗命呼聲」；有
媒體對警察為自保而鳴槍示警的行為作偏頗報道，
有些甚至倒因為果，稱暴亂者是為了維護街頭小販
的權利……網絡新媒體的加入，更是將複雜的現場
情況簡單化，殊不知這些小販群體，沒有暴徒們那
般的「花花腸子」，實話實說他們「絕對反對暴
力」，因為這最後只會損害了他們的生計。
本書作家之一潘麗瓊寫道：包容、尊重和談判才

是王道，激進、杯葛、抗爭只是死路一條。
隨直播視頻的揭露和事件的調查，直觀地證實

了這群暴徒的有所預謀、虛偽懦弱。那些深黃媒體
亦開無法再為這些暴徒找到推脫之辭，相比二零一
四年「佔中」發生後相關書籍的「井噴」，對於今
年旺角事件，市面上卻甚少相關出版物。
《血色旺角前世今生》則勇於打破壓抑的沉默。

全書分五章，從旺角暴亂「今生」的記述「旺角那
一夜」，到「不能忽視的青年」、「泛政治化的破
壞」、「香港政治的出路」到「未來香港角色」中
的危與機，以追溯旺角暴亂「前世」的線索，梳理
暴亂火光中的「光譜」，探求香港未來的出路。本
書由《亞洲週刊》「香港評論」與零傳媒《獨家》
微信平台「中環一筆」攜手推出，全書收錄包括知
名專欄作家屈穎妍、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
鳴、《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等在內的十多位作

家的精闢文章。
本書的作者，是來

自媒體界、醫生界、
律師界、經濟學界方
面的專業人士，也是
長年關注香港問題的
有心人，無懼「深
黃」傾向的網絡語言
暴力，以德、以理、

以法指出旺角暴亂當中的種種不合法、不合理，揭
露暴徒「違法達義」的無病呻吟，扭正某些「深
黃」媒體的扭曲報道。
正如書中作者雷鼎鳴提到的，「『佔中』失敗

後，有些人希望將組織暴力升級，以為只要政府反
撲鎮壓，他們便可博得更多同情，使『公民抗命』
推前一大步。」
香港究竟是繼續沉淪於政治爭拗，自我耗損而裹足

不前，還是重新回歸經濟民生為主的正軌上，在國家
「一帶一路」的規劃中發揮獨特作用？只望各位有心
之士，都能夠認真思索如何為香港謀劃新出路。

書評

旺角暴亂血色之夜的「前世今生」
文：夏陳

《血色旺角前世今生》
作者：屈穎妍、譚衛兒等
出版：明報出版社

瞧不起大人走自己的路
按照成英姝的外形，要走各種傳統美女路線一點

沒難度，她卻心思很「野」，活得率性。沉迷相對
論、鑽研塔羅牌，學武術、跑賽車，閑時又擺弄裝
置藝術和攝影，用她的話說，生活與寫作，生活永
遠更重要。
從小就是叛逆的小孩？
「講叛逆有點太嚴重，大家都把叛逆這件事情看

得太大。」
成英姝的爺爺成鐵吾是武俠小說作家，受爺爺的

影響，加上爸爸力打造閱讀環境，她從小就不缺
書。「小學的時候市立圖書館不知道為什麼就蓋在
我們學校裡面，於是我可以去大人的圖書館裡面
看。」她對物理學和天文學特別感興趣，碰上看不
懂的內容，當時又沒有錢影印，就整本用手抄下
來。
「國中的時候就接觸很多當代思潮的東西，13歲

就開始看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當你有很多自我
的思想的時候，肯定就不屑大人了嘛。其實也沒真
懂，但是就覺得大人很笨。我從那麼小就瞧不起大
人，所以就覺得大人你沒有辦法說服我，告訴我什
麼是對的。因為我知道的比你多，所以我就不會相
信你告訴的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或者什麼才是正
路。所以就會走我自己的路。可能這對你們來說是
叛逆，但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我對現在
年輕人的態度，你不要去想什麼是叛逆，只要你知
道的事情夠多，自然而然就會覺得不要在原來的框
架裡面。你多知道一件事情，框架就會被多打破一
層。」

浪漫主義與量子力學
喜歡天文物理的少女成英姝，上大學時選了化學

工程作專業，順理成章。而說起科學，用文字毫不
留情痛扁世界的暗黑女王眼中也發出「迷妹」般的
光芒來。「相對論在我人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好像後來的量子力學對你的啟蒙，它其實是突破
了科學、哲學的界限。浪漫主義才是這個世界的極
致，這和量子力學的存在，完全不背道而馳。文學
的世界和科學的世界是有牴觸的嗎？我從小就不這
麼認為。越研究科學，想像力就越豐富，創造力就
越旺盛。」
這也使得她和其他學文學出身的作家有了不一樣

的思考方式。「文學訓練出身的人，對藝術這件事
情要求很高，對文字的要求也特別高。可是對我來

說，文字只是工具而已。」成英姝說，對作家而
言，文字能力當然很重要，就像她的好朋友駱以
軍，可以用文字精確描述意象，這正是文字的必要
性所在。「但文字本身並非小說的本質，這是我自
己的定義。現在有一些這樣的現象，有些學文學的
人有點本末倒置。如果我要把一個我想說的東西用
文字層層包裝得非常非常美，看得人要一層層地拆
開去找，結果裡面東西那麼小，外面包裝那麼大。
你們幹嘛玩這個遊戲啊？有必要嗎？所以我自己重
視的是本質。文字的功力絕對要達到，這樣我所聽
到的東西和看到的東西才能傳達給你，但本質仍是
我所聽到和看到的，它們那麼美，那麼感動了我，
這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淋漓盡致地活
成英姝說，從小閱讀的書裡面，浪漫主義與理想

主義的東西對她影響最大。「我以前看《雙城
記》、《悲慘世界》、《唐吉訶德》這些，讓我建
立一個信念：你有你自己的目標，哪怕它再不被這
個世界認同，只要你認為它是美的，就要去追求，
就算失敗，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去追求。這種浪漫主
義對我影響很大。」

她還說，最討厭一些「人生導師」，動不動就勸
人「放下」，要「無慾無求」。「我想說如果你什
麼都不要，什麼追求都沒有，你什麼慾望都沒有，
企圖心都沒有，你幹嘛投胎啊？」人生走一遭，難
道不就是要熱烈地活？
如此意志強勁，成英姝卻說自己是一等一的悲

觀，是「虛無主義者」，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虛
幻，所有的追求都是一場空。這種虛無構成了她以
往作品的暗黑底色。直到她闖進沙漠越野賽車的世
界，人生似乎發生了翻轉。
五年前，成英姝開始嘗試沙漠賽車，加入車隊的

她和一群糙漢子日夜相對，奔馳在一望無際的黃沙
上。長距離越野賽車和其他賽事不一樣，可能一個
賽段就是八百公里，一站比賽就要耗費十來天，只
追求開快車，可能根本到不了終點。「沙漠地形險
惡，對車子的損傷很嚴重，你要快？快就折了！重
要的不是要開快，而是要抑制自己開快的衝動。」
這對她來說就是最好的人生隱喻，「眼前所追求的
東西都是不真實的，一旦拉長遠來看是個不一樣的
東西。賽車你追求的就是最後的名次，然而名次這
東西只發生在終點，跑的過程是沒有名次的。」
跑在沙漠上，誰都想在終點可以站在獎台上噴香

檳，可通常十有八次這樣的願望會落空。但漫長的
賽程中，可以不斷挑戰自己的極限，然後在荒涼的
大漠上看中秋的圓月流淚，和隊友一起煮一杯
茶。賽車沒有讓成英姝變成樂觀主義者，但卻讓她
無比珍惜當下最真切的生存感覺。「所有東西都是
虛無，這件事情並不覺得會有改變，我也不會突然
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光明美好。但就像飛蛾撲
火，明知最後是毀滅，但在過程中，你體會到了那
個不惜一切的感覺。可能最終你想要的都不會有，
或者就算有了也不真實，可是不重要，做這個奮不
顧身的動作的時候，我就要那個淋漓盡致的感覺，
哪怕最後是一場空也不在乎。」
於是《寂光與烈焰》仍是重口味，但色調卻有了

變化。「我絕對不會騙你說人生是光亮的、美好
的、善良的、浪漫的。我要告訴你的是，我早就告
訴你人生是黑暗的，告訴你你們那些小確幸完全不
存在，你想要追求的所有東西我告訴你，全是假
的。那這樣人生還有希望嗎？不是應該立刻去死
嗎？但我就要告訴你我都已經告訴你是假的了，但
你還是可以得到別的。我追求的是一場空，但追求
的過程裡面其實擁有了一切。」
明知得不到，還是拚盡全力，因為「光是那痛快

就很值得！」

成英姝

瘦高個，瓜子臉，丸子頭配上短夾克，成

英姝像是二次元世界中走出來的酷美人。被

稱為「黑色女王」的她，筆調辛辣，26歲出

道以來，作品充滿異色奇想與黑色幽默。讀

者直呼「重口味」，可就是看得停不下來。

歷時五年，成英姝帶來新作《寂光與烈

焰》，以沙漠越野賽車為題材。日前造訪香

港書展的她，和記者聊起自虐又上癮的沙漠

賽車和人生何其相似，「光是那痛快就很值

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香港浸會大學日前宣佈，內地作家閻連科以小說《日熄》
奪得第六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決審
委員會的評語指出：「《日熄》以中原大地的『死亡儀式』
（葬喪傳統及其『變革』）為發端，展示了道德秩序和價值
的崩壞，擴展到『日頭死掉、時間死掉』的末日奇觀。閻連
科先生以一個14歲的鄉鎮少年作為敘述者，發明了一種如泣
如歌、具音樂節奏的語言，以繁密豐富的比喻重複地『叨
叨』，向失去了靈感的作家、虛空和高天諸神呼號，說出
『世界黑夜』。閻先生堅韌而又充滿爆發力的文本實驗，再
次給文學讀者帶來驚喜。」
記者會現場電話連線閻連科，他表示去年春天開始寫《日

熄》，但過程很艱難。「這一代作者的寫作對宏大歷史敘事
非常關注，我想在這一點上發生一點變化，回到個人、對人
本身的關注。整個故事發生在一個晚上，時間很短，這對長
篇創作來說也是挑戰。」雖然小說只耗費半年就已完成，但
修改至少十次以上，「每天都在改，打印出來的稿件和寫字
枱差不多高。」他又笑說，三分之二會用來請愛好文學的大
家吃飯，剩下三分之一留給自己。
此外，獲得本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的，包括甘耀明的

《邦查女孩》和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而吳明益的《單車
失竊記》、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和遲子建
的《群山之巔》則獲得「專家推薦獎」。 文：尉瑋

閻連科憑《日熄》
摘取「紅樓夢獎」

■第六屆「紅樓夢獎」決審委員揭曉閻連科憑《日熄》奪
獎。 尉瑋攝

暗黑世界中的一點痛快暗黑世界中的一點痛快！！


